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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回 
皇帝昏懵三更驾鹤 海瑞廉洁两袖清风 

 
 

  满园的梨花都含着悲意，斜阳射在黄墙上惨红如血。被风 
吹皱的一池碧水，似美人盈盈的秋波含着珠泪要下堕的样儿。 
那时秋香颤巍巍地说道 ：“俺家小姐已于昨天的晚上死了 。” 
这死字才得出口，把个唐寅听得几乎昏倒在地上，举头瞧那四 
面的景色，觉得没有一样不可悲的！便很凄惨地问道 ：“你家 
小姐怎么死的？患的什么病儿？却死得这样快 ！”秋香一面弹 
着泪珠儿，呜咽着说道 ：“还不是为了你么，否则也不至于死 
咧 。”唐寅惊道 ：“真的为俺死的么？”秋香叹了口气道 ：“ 
说起来话长，咱也不愿意讲它，实在也不忍讲。咱的小姐留有 
绝笔遗书，你自己去瞧吧 ！”说着就贴身取出一封信儿递给唐 
寅。 
  唐寅接在手里不住颤着，只见信上写着一行“六如知己亲 
启”六个大字。又把那封信拆开来，里面写着蝇头小楷道： 
 
  六如知己者如览：一别吴江，再逢燕地。两意缠绵，双心 
怆恻。夫以家庭受制，难缔鸾凤之俦。月老无情，未定鸳鸯之 
谱。古云君子，本淑女好逑。昔者相如，调求凰之曲。忆曩者， 
小楼并肩对语，促膝共谈，相偎相依，情犹水乳，至怜至爱， 
义若芝兰。素手携来，金钩鸣乎罗帐。玉藕挽处，春心动于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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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云雨巫山，入襄王之好梦。潋滟逝水，会神水之阳台。斯 
情斯景，宁堪为外人道乎？讵知好事不长，偏来磨折，老父书 
至，于是乎屏当而北行焉。幸君多情，追踪北来，虽别离黯然 
魂销。不久复重续旧，竟谓从此天长地久，作永远之欢娱。将 
来得冰人之一言，即可偕老白首矣。孰之祸事之来，有出人意 
料者，老父毅然为选佳婿耳。彼人者，新进学士，翰苑才人； 
尔雅温文，少年俊美。相偶固不辱没，亦堪称一对璧人。无知 
吾之与君，已订约在前，岂容改志于后？然坚守吾约，则违父 
母之命。苟顺亲情，则负君矣。就事而论，两不可背。以情而 
言，乌能独从。转辗思维，进退皆难，追本寻源，是吾之命薄 
耳。嗟乎六如！今且别矣。红颜如花，其艳不永，是古人已先 
为吾言之。盖吾欲从君，则遗羞老父，世将詈为无耻，留丑名 
于千古。进而从父，则君必百志俱灰，遂至磨折以终。我不杀 
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吾心岂忍出此乎？吾计之熟矣，不幸事 
急，赖有三尺白绫，作吾护身之符，身既属君，则唯有一死报 
君耳。噫！吾之死期至矣！吾死之后，君幸无悲，天下多美女， 
以君之才，能奋力上进，掇高科，取杏紫，犹拾芥耳。身登仕 
籍，则区区如薄命人者，何患不得，届时恐嫌其多且烦也。虽 
然，果有此日，君志得意满，志高气扬，而薄命人则夜台孤眠， 
尝风餐露，白杨枫树绕吾荒丘。谁复有忆及斯薄命人者乎？悲 
已！顾君有情人也，倘能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夜，三呼吾名 
而稽首者，吾死亦无憾矣！更有一言，为君告者，秋香小婢， 
事吾多年，情同骨肉，君如情深念吾者，而纳秋香而列诸妾媵， 
吾之所愿也。则君见秋香，犹对吾无异。要之彼一孤女，伶仃 
可怜，得君援之，亦属功德，而吾心亦从斯安矣。别矣唐郎， 
幸自珍摄！薄命如吾，不足怜惜，祈君毋过哀，致吾在九泉因 
此而增吾悲，亦所以增吾之罪孽也。呜呼！不谓花亭(相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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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有花芳亭，为六如眉云幽会地)一见，乃成永诀。纪念之言， 
遂为谶语。吾忆及是，吾心伤矣！悲已哉！夜漏三更，春寒多 
厉，吾书至是，泪湿云笺者数重，吾乃不忍书矣。 
  妹徐眉云绝笔 
 
  唐寅一边读着，真是一字一泪，到了读毕那眼泪已和黄梅 
时的霖雨一般连绵不断，视襟上早湿了小半幅，掩泪回顾秋香 
道 ：“不料你们的小姐真个为俺而自尽的。此后俺的希望已绝， 
从今当披发出山，不复再染红尘了 。”秋香也呜咽着说道 ：“ 
唐相公莫说这样的话，叫人听了伤心，俺家小姐在毕命的隔日 
也再三嘱咐，寄语相公不要灰心自伤，致增小姐的罪孽 。”说 
罢，已哭得回不过气来。 
  唐寅也哭得抬不起头，几乎失声大哭。正在相对着和楚囚 
似地对泣，伤心人遇着了伤心人，两人越哭越觉悱恻，不提防 
园门的小阁上忽然有个娇小的声音很清脆地叫道 ：“秋香姐！ 
老夫人唤你了 。”秋香听了，忙收泪回身，一面擦着眼儿三脚 
两步地去了。唐寅独是一个，呆呆地立在园门口，似发呆般地 
在那里出神。那边走过着园门的老仆，见唐寅在门口发怔，当 
他是个市井的轻薄儿，便上前将唐寅一推，道 ：“请你走远些 
儿，咱们里边有事，要关园门了 。”说罢也不等唐寅回话，“ 
砰”的一声，竟自关上了园门，门里咭咭咕咕地走了。 
  唐寅在园门前木立了半晌，只得长叹了一声，一步懒一步 
地回他的寓中。方在咄咄书空万分凄寂的当儿，忽见文征明垂 
头丧气地走进来。两人相见，略略寒暄了几句，文征明劈口就 
说道 ：“奇事都是我遇见的，你可知道我又逢着一桩怪事吗？ 
”唐寅因自己有心事，便淡淡地答道 ：“什么怪事”？文征明 
拍着膝盖说 ：“就是那徐相国的女儿，承相国亲许我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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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样的，今天据相府里的仆人来报知，说他家小姐昨天晚 
餐还好端端的，黄昏忽然死了。不是令我莫明其妙吗？” 
  唐寅见说，不由地吃了一惊道 ：“你所说的敢是那徐阶老 
相国的女儿么？”文征明道 ：“你想有几个徐相国 。”唐寅蓦 
然地立起身来道 ：“那可糟了 ！”文征明诧异道 ：“要你为什 
么也这样着急？”唐寅不等他说毕，从袖里探出那封眉云小姐 
的绝命书来，望着案上一掷道 ：“你且看了就能明白 。”文征 
明把信从头至尾慢慢地读了一遍，带读带叹地摇头晃脑，读至 
“徐眉云绝笔”，不觉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唐寅便把在吴中时 
与眉云之经过详细说了。文征明叹道 ：“我若早知道，就不致 
允许她的婚事了。这样一来，倒是我害了你们了。不过书中眉 
云小姐嘱咐你纳秋香为妾，这件事我必成全你的 。”说着起身 
去了。 
  那时徐相国听她女儿无故自尽，悲痛叹绝。但不知眉云为 
什么要自尽，传秋香并侍婢等诘询，终得不到头绪。后来魏夫 
人从无意中吐出吴中的事儿来。徐相国大怒，立刻把秋香拷问 
起来，方知眉云已私和唐寅订了婚约。徐相国恨恨地说道 ：“ 
这贱婢该死，她自己没福去做现成的夫人，还可惜她则甚？” 
于是命草草殓葬了，一面密谕左右，令逮捕唐寅。风声播进了 
文征明的耳朵里，忙去通知唐寅预先避去，又亲往相府，求徐 
相国把秋香见赐。徐相国和魏夫人一商量，以为眉云小姐已死， 
膝下又无儿女，秋香为人很是伶俐，服役府中也多年了，不如 
收她做了义女，仍嫁给文征明，做眉云小姐的替身。徐相国将 
这层意思对文征明说了，征明不好不答应。因秋香虽是婢女， 
经徐相国收做义女，立时变了小姐身分了。 
  过了几天，秋香便正式嫁给了文征明。结缡的那天，廷臣 
都来贺喜。大家不知道其中底细，齐说相国小姐的艳丽和文翰 



 
 
 
 
 
 
 

明代宫闱史               ·789· 
 

 
 
 
 
 
 
 

林真算得一对璧人。世宗皇帝闻得徐阶的女儿嫁与文征明，特 
赐征明龙凤金锁一具，彩紬百端，黄金五百两，绣袍一袭。翰 
林夫人徐氏(秋香)赏贡花一对，凤钗两双，碧玉龙纹玉簪一对。 
又御制燕尔新婚诗二十四首赐给文征明夫妇，一时传为佳话。 
只苦了个唐寅，弄得麻绳缚蛋——两头脱空。文征明的初意， 
想把秋香要来送与唐寅的，万不料以假作真，依旧拉在自己身 
上，倒几乎无颜去回复唐寅了。唐寅晓得了内里的情节，只有 
叹息一会，也不去见文征明，竟嗒然南归，自后唐寅在吴中不 
似从前狂妄了，他闲下来时把书画自遣。流传到了现在，他的 
书画很有价值，和祝枝山、文征明、徐昌谷并称吴中四才子， 
这且不提。 
  且说世宗帝嘉靖三十年所立第三个方皇后又崩，世宗帝悲 
感之余，于方皇后的丧仪十分隆重。方后梓宫安葬永陵，世宗 
帝还亲自执绋送至大明门，经群臣的跪请才含泪回驾。是年便 
册立杜贵妃为皇后，这是世宗帝第四次立后了。 
  日月流光，韶华不居，其时的方士陶仲文已死了多年，世 
宗帝又记念那仲文起来，经中官把仲文的儿子陶世恩、侄子陶 
仿，徒弟高守忠、申世文等这一班术士又陆续召进宫。世宗帝 
令旧日的醮坛重行修筑起来，谕令陶仿、陶世恩均上坛炼丹， 
以申世文、高守忠祈禳灾祸，拜求上天甘露。 
  那时世宗帝的诸子也都长大了，只阎妃所诞的皇子载基已 
死，谥号哀冲太子。王妃所诞的皇子载壑才册立东宫七天，便 
一病死了，谥号庄敬太子，世宗又改立杜贵妃所出的皇子载厚 
为太子，并封载圳为景王，载蓟为蓟王，载墉为威王，载佩为 
均王，载玺为颖王。那时朝中大臣以徐阶为其中翘楚，统率百 
官总掌朝政。好在世宗帝常患病痛，对于朝事本来不大顾问， 
悉听徐阶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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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的冬上，忽然圣体违和，渐渐卧床不起。 
有时于朝政大事万一免不来的，只好勉强倚榻裁决。但每到时 
候坐得久了，就觉得眼前发黑神志不清。在这时的太医院和司 
医监正一会儿验脉搏，一会儿进汤药，真是忙碌得了不得。世 
宗帝吃了药下去，仍如石沉大海，一点也不见效验。而且睁眼 
开来就见有一团黑气在榻前滚来滚去，把个胆大心豪的世宗帝 
吓得心惊胆战，半夜里往往叫醒过来，叙述他所见的怪象。一 
般宫侍内监等都信为真话，于是宫中传说发现了什么黑煞，须 
得建醮祈祷。世宗帝召陶世恩等面谕，令施五雷正法镇压妖邪。 
  陶世恩等奉谕，便去招了几十个方外道土，在宫中叮叮咚 
咚地铙钹喧天实行做起法事来了。其实宫中何尝有什么黑煞？ 
不过世宗头昏目眩体虚心悸眼中发暗，望出去好似一件鬼物， 
这叫做疑心生暗鬼了。世宗帝因药石不灵，又想到了仙人的丹 
汞，命陶世恩等昼夜煅炼，炼成了一种仙药名唤九转还元丹。 
由陶世恩、陶仿、申世文、高守忠等把玉盘盛了金丹三粒上献 
世宗，谓吞丹之后可以立除痼疾。世宗帝大喜，倚身在床，取 
过玉盘中的丹药来瞧时，见金光闪闪香气馥郁。世宗帝不待把 
丹化开，随手往口里一丢，啯地咽下肚去。谁知服了金丹到了 
半夜光景，世宗帝忽然从榻上直跳到榻下，竟似发了狂一般。 
太监等慌了手脚，忙去奏报杜皇后及六宫嫔妃等，都齐集榻前， 
又飞召阁臣如徐阶、高拱、郭朴等诸人入内。众人见世宗帝这 
样的情形，徐阶说是药饵投错了。内监将世宗帝服丹丸的事细 
细讲了一遍。又说 ：“未吞金丹以前语言很是清楚，自吞丹丸 
就此牙关紧闭，弄得说不出话来了 。”徐阶听了大怒，即命把 
陶世恩、陶仿、申世文，高守忠等四人暂行系狱，再行惩办。 
  世宗帝似这般地又闹了三四个月，看看又是冬尽春初，是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了。世宗帝的病体一天不如一天，内外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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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内请安，只略略点一点头，既不能说话，听闻也失了知觉， 
唯眼睛还有些瞧得见罢了。是年春月的中旬，徐阶循倒入觐， 
见世宗帝形色不好，面已带青双耳变紫，眼见得不中用的了。 
徐阶传谕，速召东宫载稷。 
  不一刻太子载厚来了，一眼瞧见世宗帝容色改换白沫满 
口，父子间的天性发现，不由地大哭起来。徐阶顿脚道 ：“现 
在岂是哭的时候，快替皇上料理大事要紧 。”于是徐阶就即草 
了遗诏，呈给世宗帝过目。世宗帝在这时哪里还能看什么诏书， 
只拿在手里含含糊糊地往旁边一瞥，就算看过了。那诏中的大 
意无非说，朕承皇兄(指武宗)托付社稷之重，兢兢然励精图治， 
图国运之日昌。惟以多劳获疾，遂以误信长生之方，修短天成， 
宁能赖乎丹汞之术。由是小人群进，共为草药之呈。方士相逞， 
乃以邪气为惑。致令士民失望，贤者退避。杖史谏之臣，自蔽 
言路。兹以今建始，旧日获罪者悉行召用，褫职诸吏开复原官， 
而政令之不便者，尽行罢之云云。这道谕旨完全是世宗帝自罪。 
假使这位英睿骄傲的世宗不是在昏懵的当儿，怎肯这样的说 
法，只怕拟诏的大臣早就头颅离了腔了。是夜的三更，世宗帝 
人事不知，嫔妃又复齐集，徐阶等都来榻前听受遗命。太子载 
厚更是痛哭流涕。哭了一会，世宗帝忽然两眼一瞪、双足一挺， 
气息回不过来呜呼哀哉了。 
  载厚和群臣及嫔妃等大哭了一场，便由徐阶传出遗诏，召 
集群臣宣读既毕。看看天色破晓，徐阶、高拱、郭朴即扶载厚 
登位，是为穆宗，改明年为隆庆元年，追谥世宗为肃皇帝，庙 
号世宗。又尊生母杜皇后为宇恪皇太后，立妃陈氏为皇后，以 
徐阶为上柱国右丞相，高拱为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郭朴 
为工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并大赦天下。前监禁谏官御史杨 
继盛、罗文炳已死，奉旨开复原官，追荫其子爵禄，吏就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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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这时也系狱里，今释出，擢为吏部侍郎。 
  海瑞出狱，见新君登极，想起昔日的弊政，欲竭力地整顿 
一番，所以递疏上去就是弹劾上柱国右丞相徐阶，说他擅专朝 
政、扼止言路。由是触怒了徐阶，把海瑞调任外省。不上几个 
月擢为都御史，巡抚江南。海瑞奉命，就便衣赴任。到了江南， 
把那些贪婪的官吏一一将姓名记了下来。一至任上，拿这些官 
劾的劾、革的革，差不多去了一大群。江南的属吏一闻到了海 
瑞的名儿无不望风畏惧，相戒不敢为非。海瑞既廉明又善断狱， 
江南的人民都呼他作海青天。 
  时上元县有个著名的恶讼叫做冯如冈的，为人奸险谲诈。 
一县的人上他个徽号唤作马熊，谓熊和虎般能噬人的意思。又 
同县有个土豪叫侯馥堂的，他自己虽不是善人，对于冯如冈的 
行为却很不赞成的。 
  有一天上，如冈和馥堂在绅土家祝寿，两虎相逢当然不能 
相容的。馥堂便使洒骂座，把如冈往日的劣迹似数家珍一样一 
头讪笑，一头大骂。如冈只做没有听得，持着洒杯欢饮自若。 
馥堂见挑拨不动，骂了一会也就罢了。第二次馥堂又在河边遇 
见了如冈，正当炎暑天气，馥堂方脱得亦条条的在河中洗澡， 
待得起身，恰好冤家路窄一眼瞧见了如冈。馥堂拍着肚皮戟指 
顿足大骂，如冈却一点也不生气，只含笑向馥堂遍身打量了一 
下，负着手自去。馥堂还带笑骂道 ：“冯如冈的混厮，你看爷 
爷的玉体，敢是替你的妻子女儿媳妇们择汉子么？”这句话说 
得路上的行人一齐哄笑起来。如冈并不慨隗，反而仰天哈哈大 
笑。如冈在平素是不肯轻易 
让人的，一枝笔尖更来得厉害。不论什么案子碰在他冯如冈的 
手里，没理可变有理，确是个僻处县邑的恶讼(俗名刀笔师爷)， 
如今被侯馥堂几番辱骂竟会忍气吞声了。若是那些乡人这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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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蹋如冈，不是被他捆送县署，就是使你株连讼事，少不得家 
也破了。于是大家知道如冈也是惧怕凶狠的，街市上的众人方 
纷纭议论着。 
  不到半月工夫，上元县忽然出了一桩命案，是妇人谋杀亲 
夫。谁知那妇人到了县堂上，坚说丈夫不是他谋杀的，是侯馥 
堂来强奸她，她就大喊起来，她的丈夫闻声赶入，侯馥堂急了， 
顺手取了案上的菜刀把她丈夫赵狗活活地斫死。县令见供，将 
侯馥堂拘案。馥堂便极口呼冤，且要求强奸和杀死赵狗的证据。 
县令问那妇人，妇人朗声说道 ：“侯馥堂来强奸我时下衣已经 
褪去，我见他小肚上有一点红痣，还长着很长的黑毛，是我瞧 
得很清楚的 。”县令叫验着馥堂的小肚上，果然有粒小小的红 
痣。这样一来把个馥堂的口堵住，再也强辩不出来，只好俯首 
承认。 
  县令就录了口供，作为定案。馥堂以强奸不遂、刀杀本夫， 
依法拟斩。这案申详上去，正逢海瑞巡查案卷，见了上元县的 
详文，沉吟半晌，拍案说道 ：“这案尚有疑窦，据文中谓侯馥 
堂腹下的痣并不甚大，说在强奸急迫恐惧的当儿，那妇人何以 
瞧得这般仔细？分明有隐情在内，非俺亲鞫不可 。”于是行文 
上元县，命解人犯来省重行勘讯。不多几天，上元县押着人犯 
到了。海瑞当即坐堂，先带那妇人上来。海瑞和颜悦色地说道： 
“你当日侯馥堂强奸你时是在晚上么？”妇人答称 ：“是 ！” 
海瑞又道 ：“馥堂推你房门时，你知道是馥堂么？”妇人摇头 
道 ：“那时因房门前暗黑，不曾瞧得明白 。”海瑞微笑道 ：“ 
难道你房中没有燃灯吗？”妇人道 ：“灯在房门的桌上，他蹑 
手蹑脚地进来，只能瞧得他的背面，却未看见他的脸儿。直走 
到近床前，才知道不是丈夫，我就吓得喊起来了 。”海瑞道： 
“这样说来你睡在榻上，离灯是很远的，所以你看不清他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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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不是？”那妇人应了一声 ：“是 。”海瑞突然把惊堂木 
一拍，变色喝道 ：“你这淫妇，谋死了亲夫，还敢诬攀他人， 
希图逍遥法外。左右给俺夹起来 ！”妇人大叫 ：“青天大老爷， 
小妇人是冤枉的 。”海瑞冷笑道 ：“你方才自己说的，睡在床 
上距离灯光是很远的，馥堂又是背灯而来，你连面目都瞧不清 
楚，他腹下的红痣又是很细小的，你何以独能瞧见？这显系有 
人指使的了 。” 
  这一片话说得那妇人哑口无言。海瑞令把那妇人用刑，那 
妇人似杀猪般地喊起来。一时熬刑不住，只得老实供道 ：“赵 
狗是奸夫刘健三杀死的，侯馥堂确是诬攀 。”海瑞喝道 ：“你 
和侯馥堂有甚怨恨却要陷害他致死？”那妇人垂着眼泪说道： 
“健三杀了赵狗，便去求教那讼棍冯如冈，是如冈教我这样说 
的 。”海瑞听了，立把妇人收监，命往上元县提冯如冈和刘健 
三来省。如冈还要狡赖，被那妇人当面质证。如冈图赖不得， 
就历叙与侯馥堂结怨，心想中伤他终没有机会。一天在江畔见 
馥堂赤身入河洗澡，瞧见他脐上的小痣。恰好刘健三来相商， 
以是教他强攀馥堂，以报复私怨。海瑞怒道 ：“好刁滑的杀才！ 
”令左右重责百杖，将冯如冈立毙杖下。一面传刘健三上堂， 
也没法抵赖，直认杀人不讳。于是海瑞提笔判刘健三和那妇人 
论抵，侯馥堂薄责释放，冯如冈已死勿论。这桩案件判毕，吴 
江的人民齐声传颂海瑞是个活阎罗。上元县的县令却为了这案 
撤职。 
  那海瑞做了五六年的外任官，到卸任时依旧是一肩行李、 
两袖清风。他临行时百姓谁不零涕，还攀辕去挽留他。海瑞因 
上命难违，只得向人民安慰一番，匆匆进京。穆宗皇帝也知道 
海瑞正直廉明，授为礼部尚书。那时朝中的群臣都有三分惧怕 
他。连太傅高拱也畏海瑞刚直，做事不敢过于放肆了。那位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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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皇帝英明更过于世宗，廷臣相戒，兢兢地不敢蒙蔽。到了隆 
庆二年，穆宗皇帝选德六宫，在宫待中选了三人，又先了四个 
大臣的女儿。这样一来，宫闱便闹出一件天大的祸事。要知怎 
样的祸事，再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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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回 
旧雨重逢宸妃投井 昙花一现穆宗宾天 

 
 

  却说穆宗是世宗的第三子(载厚)，他做东宫的时候很是聪 
敏，世宗本封他为裕王的。有一天上，世宗帝见中宫失火，登 
高瞭望。裕王载厚忙牵住世宗的衣袖避往暗处，世宗问他做什 
么？裕王禀道 ：“时在黑夜，天子万乘之尊不可立于火光下， 
被人瞧见了恐有不测 。”其时裕王还只有五岁，世宗见说，喜 
欢裕王颖慧，从此便存下了立他做太子的念头。恰好庄敬太子 
载壑又殇，世宗下谕继立裕王载厚。吸至世宗崩逝载厚接位， 
是为穆宗，时年纪已三十岁。穆宗在东宫册妃李氏，生子翊钧， 
三四岁就夭折。李妃痛子情切，不久也谢世了，穆宗又册继妃 
陈氏，生子翊钧、翊铃。登位之后立陈氏为皇后。翊钧立为东 
宫，翊铃封为靖王。 
  尊杜贵妃(穆宗为杜贵妃所出)为孝恪太后，故方皇后追谥 
为孝烈太后，张废后追谥孝贞太后，陈皇后追谥孝洁太后(世 
宗凡立四后、陈后、张后、方后俱逝，惟杜后尚在)。时余姚 
王守仁已逝，穆宗追念他的功绩，封新封侯，谥号文成。又下 
旨将陶世恩、陶仿、申世文、高守中等一班羽士概行斩首。又 
加三边总制戚断光为大将军、晋武毅伯。这时徐阶忽上本乞休， 
穆宗帝挽留不住，赐田三百顷，黄金万两作为养老俸禄，擢徐 
阶子徐弼为光禄卿，袭荫父爵。徐阶拜辞出都，还乡后又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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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终。这里穆宗帝以张居正为大学士，高拱为内阁大学土，徐 
贞吉为文渊阁大学士，李春芳为户部尚书。 
  那时君明臣谨，天下渐有承平气象。北番(蒙裔)遣使求和， 
进贡珠宝请释俺答回国。俺答为番奴部酋，世宗时被戚继光擒 
获、囚在天牢中将有十多年了。穆宗谕边抚王崇古与北番订约， 
岁入朝贡，才把俺答释回。穆宗又选立六宫，以宫侍王氏、李 
氏、阮氏封为嫔人。又册立锦衣卫杭瑷的女儿，尚书梁宽的女 
儿，侍郎江叶田的女儿，均为贵妃。这三位嫔人与三位贵妃都 
很贤淑，一般的知书识礼，就是那位陈皇后也很谙大体，所以 
宫闱中倒十分和睦。穆宗帝天天享着快乐的光阴，真好算得是 
和融雍穆了。 
  那北番的部酋俺答自回国后，把部族整顿一回，还一心想 
报复被囚的仇恨。俺答的儿子巴勒图中年夭死，遗下一个孤儿 
叫做巴罕那吉。俺答见那吉已经弱冠，便替他在部族中聘下一 
房妻子，即日迎娶过门。胡奴本不识什么吉日良辰，也没有日 
历的，下了聘物就可以迎亲成婚了。 
  那吉的妻子是番部头目杜纳乌拉西的爱女，小名叫花花奴 
儿。生得神如秋水、脸若芙蕖，杨柳蛮腰、凝脂玉肤，在北番 
有第一美人之称。杜纳乌拉西对于花花奴儿异常的疼爱，说她 
诞生时香气绕室终日不散，人家都谓花花奴儿必然大贵，杜纳 
乌拉西越发当她掌上明珠样地看待。寻常的族中少年向杜纳乌 
拉西来求婚，一口被他峻拒道 ：“俺的女儿不做皇后皇妃，至 
少也要做个夫人，岂肯嫁给常人做妻子，你们快绝了那妄想吧！ 
”人家听了杜纳乌拉西的话，就再也不敢来求亲了。 
  俺答闻知，便遣使和杜纳乌拉西说了，给他孙儿巴罕那吉 
求婚，杜纳乌拉西见是部酋的命令，又是俺答的孙儿，将来俺 
答一死那吉继拉，自己女儿怕不是个部酋夫人么？当下便允许 



 
 
 
 
 
 
 

明代宫闱史               ·798· 
 

 
 
 
 
 
 
 

了，请奉来人回报俺答。俺答大喜，于是整备些牛皮、鹿皮、 
虎皮，并牛羊百头为聘仪，杜纳乌拉西收受了，也回过礼物， 
是一匹高头的青鬃马，算是与巴罕那吉做坐骑的。等到把花花 
奴儿娶过门来，那班亲戚族人以及部中的人民兵卒，谁不赞一 
声新娘的美丽。巴罕那吉也唇红齿白，戴着金边纬帽，穿了箭 
袖的绣袍，愈显出英姿奕奕，不让汉时的温侯(吕布人称温侯， 
封号也)。这一对璧人在红氍毹上，盈盈地交拜，把亲友们看 
得出了神，啧啧赞美声不绝。 
  蒙古风俗，三朝新娘进谒翁姑，又去参灶(祭灶神也)，都 
是新娘独自前去，新郎不和她偕往的。那时花花奴儿参过了灶， 
又去拜见了阿翁巴勒图的遗像及阿姑那马氏，再后去参拜祖翁 
俺答。俺答见花花奴儿貌丽如仙风姿绰终，不由地兴勃勃起来， 
忙亲自把花花奴儿扶起，一手牵住她的玉臂细细地打量一会， 
看那花花奴儿穿着银红的绣服，外罩青缎氅衣，头上装了燕尾 
金凤宝髻，粉颊上重着两行秀发。瓠犀微露，笑窝带晕，玉容 
的娇嫩瞧上去似吹弹得破的，觉得白里透红，妩媚中含有几分 
妖冶，再加上她一双勾人魂魄的秋波，真是看了荡人心志。 
  俺答愈看愈爱，忍不住拉她的玉臂向鼻子上乱嗅。蒙古人 
的女子是不讲贞操的，也不知羞耻是什么，乱伦的事常常有的， 
那更算一种风俗，益发不打紧了。俺答嗅着花花奴儿的玉臂， 
引得花花奴儿一面缩手，一面俯着头格格地笑了起来。若在我 
们汉人，做祖翁的这样不长进，孙媳早就变下脸儿来了。但他 
们蒙人以为是祖翁喜欢孙媳，什么嗅臂、接吻、按乳、舐面是 
算不了怎么一回事。俺答见花花奴儿一笑，好似一朵海棠被风 
吹得倾体倒身，在那里婆娑起舞，益得她的婀娜娇艳了。俺答 
这时怎的还忍耐得，便转身轻轻地将花花奴儿抱在膝上，花花 
奴儿待要挣扎，俺答力大紧紧地把她揪住。花花奴儿脱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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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倚在俺答的襟前吁吁地娇喘着。不提防俺答一手拥了花花 
奴儿的纤腰，还有一只手已把她衣钮解开，探手去抚摩她的酥 
胸觉腻滑温馨，只怕塞上酥也没有这样软嫩柔绵哩。 
  花花奴儿是个初嫁的女孩儿，正当春情蔼蔼的时候，被俺 
答那样一引逗，弄得花花奴儿只是吃吃地笑，香躯挨坐不住， 
索性倒在俺答的左臂上。俺答就把左臂托住她的粉颈，慢慢地 
挽起来亲亲密密向她吻了一下樱唇。再看花花奴儿，却是双窝 
浅笑媚眼斜睨，云鬓蓬松神情如醉，似这般地倚在俺答身上， 
俨然是一幅美人春困图。俺答其时早已情不自禁，便一手钩住 
花花奴儿的香颈，一手搂住她的纤腰，霍地立起身来，把花花 
奴儿抱进后帐去了。那时老翁少女自有一番乐趣，这且按下了。 
  再说巴罕那吉娶了花花奴儿，俊男美妇天缘巧合，那吉当 
然是心满意足了。谁知花花奴儿进大帐去到他祖父那里去谒 
灶，自晨至午不见出来。那吉正当燕尔新婚，恨不得打做了一 
团的时候，忽地叫他离开了半天，不是比吃奶子找不到娘还难 
么？那吉看看花花奴儿还不出来，知道定要吃了午膳才回来， 
害得那吉中餐也咽不下了，只在帐逢前踱来踱去，一会探首遥 
望，一会儿又回身走到帐后，返个身又走了出来。那吉坐立不 
安地直等到红日斜西仍没有花花奴儿的影踪。那吉诧异道 ：“ 
俺的祖父和母亲也不晓事，将来住一起的日子多咧，何必要在 
此刻留住她做甚？”说着令小校到大帐面前去探望，回来说不 
见什么动静。那吉没法，谅花花奴儿想是进了晚餐来的了，只 
得再耐性等着。 
  金乌西坠，玉兔东上，又是黄昏了。花花奴儿依旧消息沉 
寂。那吉走进走出地在帐中炉了好半天，远看见灯光闪闪，疑 
是小校送花花奴儿回来了，就飞也似地迎上前去，却是往山中 
打猎的民丁，不觉满心失望，一步懒一步地回入帐中。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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